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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新闻

魏女士连跑两个来回
昨日下午，魏女士给本报热线打来了电话，说自己下午会去

康复中心看看孩子。
魏女士却始终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名字。
在约定的时间，魏女士没有出现。半个小时后，康复中心的

任老师接到了魏女士的电话。
“真不好意思，我都……快走到大学路陇海路口了，才发

现……手机丢在家里了。怕到了也联系不上你们，我又重新折
回家，刚上楼拿到手机……”

电话里，魏女士在不停喘气。

给孩子送了200块钱，想帮妈妈找份工作
下午4时，魏女士在聋儿康复中心见到了小浩辉和他妈妈。

“您看，您这么远跑过来，我真不知道咋感谢你。”小浩辉的
妈妈赵丽娜双手紧紧握住魏女士的手，半天都没有松开。

“我也不富裕，但还是希望能给孩子尽点心意”。魏女士从
红色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 200元钱，使劲塞进赵丽娜衣兜里，

“你比较擅长做什么？有什么手艺吗？我尽力帮你联系。”
坐在旁边的赵丽娜许久都没有说话，她轻轻转过身去，默默

擦去眼角的泪水。

人民公园鸟类生态园内有一只大绯胸鹦
鹉。因为跟一只鹩哥在一个大笼内生活，
这只聪明的鹦鹉，跟着鹩哥学会了说话。

“如果站在窗外，听见一句‘你好’，你根本
想不到它是一只鸟说的话。”鸟类生态园专家
董朝伟介绍说，这次鹦鹉的笑声也和人笑相
似，它一开始笑，来观赏它的人，也会笑得前仰
后合，不想走。

“三周前，它不笑了，而且说话开始不清
楚。我发现它胸口长出这个肿块来。”董朝伟
说，日子一长，肿块包越来越大，“但是我翻遍

资料，国内并没有发现有人给鸟类切割肿瘤的
先例。看着它越来越难受，我决定今日给它做
切割手术了。”

11时许，董先给鹦鹉的伤口处腆水清洗，
之后，用手术刀把肿瘤切开一厘米长的刀口，
取出米黄色的增生物，之后迅速缝了刀口，整
个手术5分钟左右。

“我养鸟20多年，跑遍全国各大动物园，给
鸟类做肿瘤切除手术，还是第一例。手术很成
功，两周后它就可以说话和大笑了。”

线索提供 董先生（30元）

昨天 8点多，66岁的老武穿过狭长过道，
走进庙李一出租楼，楼里停着几辆电动车。

老武徘徊许久，左右张望确定无人，才推
出一辆没有上锁的车子，调头准备往外走。

53岁的房东李先生下楼碰到他，弄不清他
到底是不是自家租客，老武心头一紧，尽量保
持镇定跟房东攀谈起来。

两人一起走出大门，老武觉得就要成功
了，房东突然问他：“你咋没有钥匙？”

“我儿子没锁车，他拿钥匙在那边等我。”
正推车向南拐的老武慌了神，说着话他扔下车

向北匆匆走去。
老武沿着丰庆路快步前行，他发觉房东还在

看他，就从丰庆路拐入庙李中街，撒开腿跑起来。
房东跟着老武，看到老武狂奔，加速追了起

来，直到看到老武拐入一条小胡同，才停下来。
老武跑进的是死胡同，追赶而来的房东和

庙李巡防队的巡防队员迅速上前，把老武带回
了巡防室。

“从没为追一个老头这么累过，跑了快1里
地。”比老武小 13岁的房东很惊讶，66岁的老
武拼命奔跑，一群人追了三条街才把他堵住。

第一次偷车，跑了三条街还是被抓了
他最担心的是品学兼优的儿子会知道

记者拍到了他的照片，但晚报没有刊发

我们想
再给他一次机会

□晚报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蔺洋

给鹦鹉做手术

3 月 2 日，本报 A07
版《“m……a……”这个
简单的音节，母亲听了
不停抹眼泪》的新闻刊
发后，很多热心市民致
电晚报。

热心市民魏女士，
专门骑电动车奔波十几
里路，到郑州市聋儿康
复中心看望了小浩辉。

晚报记者 常亮

上午11时，在庙李巡防室，记者见到了一
身黑衣的老武，他头发花白，还有些谢顶，整
个人显得精瘦。

老武的话很少，别人问一句他回答一句，
飘忽不定的眼神暴露了他心中的恐慌。

老武的老婆比他小 10岁，现在背驼得很
厉害，只能做些扫地的活挣些钱，儿子却是老
武的心头肉。

“来这儿就是为了让儿子过城里人的生
活，他学习好该上好学校。”老武 48岁有了儿
子小武，提起 18岁的儿子，老武表情有了变
化，话也多了。

小武品学兼优，次次考试都在年级前 20
名之内，初中时还获得过省级市级不少奖，是

老武一家的骄傲。
“一晃眼他都上高二了，他学习紧，可别

影响到他。”老武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干了偷
车的事情，恳请巡防队员不要打扰努力学习
的儿子。

巡防队员还是拨打了小武学校的电话，
这时老武有点不知所措。

“我们怀疑这个学生家长的朋友偷车，想
跟他核实联系下家长。”巡防队员放下电话，
老武感激地望了一眼，低下了头。

中午，老武被庙李派出所民警带走了，学
校里的小武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不停拨打
巡防队员的电话，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线索提供 赵忠豪（30元）

>>>新闻后续

来电
读者

老武来自许昌襄城，他带着老婆孩子来郑
州10年，蹬车、搬运打散工，生活拮据。

老武一直在大学路与航海路一带跟着包
工队打杂，有活时每天工钱最多只有50元，还
常被拖欠。

气还没喘匀，老武就开始诉说：“这是我第
一次偷车，完全是出于无奈。”

坐在巡防室里，老武感觉委屈，带他来偷
车的包工头跑了，他没法向巡防队员证明。

早上8点多，一刘姓工头带着老武坐K906
路公交车来到庙李，“我只知道他是带着我来

干活的”。
“他把我带到那个胡同，指了指楼里的电

动车，说推出车就给我一天的工钱。”老武平日
打杂，工钱总被克扣，推一辆车能拿 50元工
钱，老武飞快算了笔账，觉得这笔生意能做。

老武所说的刘姓工头已不见踪影，房东家
摄像头监控范围有限，巡防队员不能确定老武
身边是否跟有旁人。

“我被抓了家里可咋办，谁挣钱养家？”老
武的话让人将信将疑，他坚称偷车是迫于无
奈，他只想多挣50元工钱。

是否有人带他偷车还很难说

儿子好像感觉到父亲出事了

>>>奇趣新闻

赵忠豪：一个60多岁
的老头偷车时被抓到了，
但是他不愿意让民警通知
他家人，尤其是他成绩很
好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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